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辑佚

如东县融媒体中心如东县融媒体中心 宣宣

回忆

我从 2011年 3月退休后，除写
些小文章外，闲暇时，喜欢独自到兵
房镇上去踱踱、散散步。

尤其走到原兵房中心供销社地
段时，心情格外沉重，就会情不自禁
地停下脚步，把目光投向巍然屹立
在镇中心东侧的供销大厦，有时还
会绕到大厦后边去转上一圈，因为
我曾经在供销社食堂搭伙 9 年之
久，对这里是烂若披掌太有感情了！

故事还得从 1974年说起，那时
我在南坎公社（今大豫镇）培新小学
任教。

记得是在9月下旬的一天清早,
老师们正在洗漱，学校门前进来一
位陌生人，打听哪位是管德彬校
长？早饭后，管校长对我说：“掘东
区教育组来函借调你, 你暂把手头
工作移交给我，明天上午去报到。”
岂知，报到后一周便调到了掘东区
文化站。

有道是“既来之，则安之”。
可到了文化站后，工作生活环

境都起了变化，首要的吃饭成了问
题，别说食堂，就连最常用的炊、餐
具都没有。起初，到同学那里吃了
几天，可在那个计划经济时代，每人
每月只供应 29斤口粮，趟数去多了
自己也觉得难为情。

调任掘东区委秘书的前任站长
吴庭家告诉我，他家住得近，一般情
况下都回家吃饭，偶尔到其他单位
搭个伙。

我为人特爱面子，也怕找人麻
烦，加之刚从基层上来，人地生疏，
到哪儿去搭伙呢？纠结了几天，才
壮着胆子找到一家靠近的邮电局食
堂，局长说，他们人员流动性大，吃
饭不定时，把我给拒绝了。

天无绝人之路,地有好生之德。
正在我一筹莫展之际，一天上

午，兵房中心供销社的文艺爱好者
王明庚到站上来谈演出事宜，听说
我吃饭的地方至今还没有着落？

他便热情主动地对我说：“我替
你联系到供销社食堂去搭伙，我们
供销社几十个人吃饭，不在乎多个
把人。”

事不宜迟，说办就办！
于是，王明庚立即把我带到供

销社会计室的张颂尧会计身边，张
会计听说我是文化站新来的，很高
兴，因为他家就在文化站南隔壁。
但高兴之余，他向我们透露了一句
心里话，“我答应你在食堂搭伙，不
知道食堂的杨师傅是否同意？”

说话听声，锣鼓听音。
王明庚为人聪明灵活，随即又

把我带去了食堂，供销社的食堂在
办公室的南对面，当中隔一个大场
心，食堂大门朝北，东西 4大间，里
边摆着用自行车箱子板做成的 10
几张长条桌，桌子两边宽条凳也是
用自行车箱子板做的，每张桌子可
供 10～12人同时用餐。伙房在最
西头的 1间，并装有半榻子玻璃排
窗，排窗西侧下面摆有对等长 2张
条桌，1张专供打饭，1张卖菜。1副
3眼大灶置于伙房北侧，3格水泥蓄
水池贴在西墙壁上。

当我俩步入食堂的那一刻，一
眼就看见一个 50多岁的老师傅，光
着头，胸前戴着一个回纺布大饭单，
正站在大灶前的踏板上手持大铲刀
在用力炒菜，他就是我们要找的杨
师傅，食堂负责人。

我俩一前一后走到杨师傅身
旁，王明庚首先很有礼貌地叫了一
声“杨师傅，今天中午的菜不错啊！”

杨师傅一听有人夸他，便关掉
鼓风机，放下手中的铲刀，转过身来

一看，“噢，是明庚儿啊，没有什么好
吃的。”

王明庚见杨师傅今天的心情特
别好，便见缝插针，笑嘻嘻地说：“杨
师傅，我找你帮个忙？”

杨师傅回答：“明庚儿自己人，
别客气，只要用得着我，谈不上帮
忙。”

王明庚接着说：“文化站来了个
新同志，听说你的烧菜手艺好，想在
你这里搭个伙行吗？”

“不嫌我烧的菜不好吃，多个把
人没问题”杨师傅用谦虚的口气笑
着说。

此时，我看到杨师傅满口答应，
赶紧递上香烟，他点着烟，深深地吸
了一口后，问我“小伙子哪块（里）
人？”

我回答：“杨师傅找你麻烦了，
我是南坎人。”

他一听我说的本场话，频频点
头，笑声朗朗，连声说：“欢迎！欢
迎！”

杨师傅叫杨瑞斌，1926年出生
在环北乡一个贫苦农民家庭，没有
文化，少年时候讨过饭，打过短工。
由于性格豪爽，人缘好，做事勤快，
17岁时，进“三宫殿”当了香伙，后学
得了一手烧菜技艺。

新中国成立后，在“破四旧”运
动中，杨师傅回到了生产队，因他烧
菜的名声在外，方圆 10多里内的红
白事酒席都请他去操办。

常言道:“有能者人爱之”。
20世纪 60年代末，一个偶然的

机会，杨师傅经人举荐当上了兵房
中心供销社食堂的大师傅，他的到
来，把一个原本领导闹心的食堂，搞
得风声水起，深得广大员工的一致
好评。

我虽不是供销人,但胜似供销
人。

在与杨师傅朝夕相住的日子
里，深感此人只要合他的脾气，不违
背食堂规矩,什么事都好说，同时他
还特別关心人。

我从小学六年级起，因饮食不
周，患上了胃病，走上了教育岗位，
胃病还是一直折磨着我，当杨师傅
得知我有胃病后，便主动关心我，我
去食堂迟了，他就把饭菜重新热好
了给我吃，菜里有辣的东西，他会叫
我吃别的菜。最让我感动的一件
事，他知道我喜欢吃醉螃蟹，一天中
午，我去食堂晚了，眼看醉螃蟹快要
卖完，他便将剩下的 2小盆醉螃蟹
倒进了酱油坛子，等我去吃饭时，他
连忙从坛子里把醉螃蟹捞出来端给
了我，当时我不知道说什么才好，只
觉得一股爱的暖流在心中涌动。

1982年秋季开学，我把儿子从
农村小学转到兵房小学读书，父子
俩在食堂就餐，他从不嫌麻烦，我有
时外出工作饭时赶不回，他会主动
替我照顾孩子，我真是从内心非常
感激这位父辈之人。

由于父子俩在食堂就餐，花费
较大，我当时月工资34.5元，除去吃
饭，剩下的也就无几了。

1983年起，我依依不舍地结束
了食堂搭伙，自己购置炊、餐具，
搞起了自炊，当我去向杨师傅道
谢告别时，才知道他已办好了退
休手续……

岁月悠悠，白云苍狗。屈指一
算，我已在兵房工作生活 49 个年
头了，如今回想起在供销社食堂
搭伙的情景，仍梦寐不忘，愰如在
昨，历历在目，杨师傅虽早已过
世，但他的音容笑貌依旧镌刻在
我的脑海中。

丰利老街分东、西街和北街，大
体呈丁字形，一般认为其发端于宋
元，穿越明清而定格于民国早期，是
千年古镇的缩影。

古代丰利是何模样？一直是
人们心中的迷题。从早期沙滩上
星罗的亭灶，历经中唐的沿海村、
南唐的“金卤亭”、北宋的催煎场，
直到元初，意大利旅行家马可 . 波
罗游通州，盛赞通东海滨盐场甚
多（当包括丰利等场），生产景象
一片繁忙，并将所见所闻载入《马
可 . 波罗游记》……一言以蔽之，
丰利自古在人们心目中就是一个

“资于盐利久矣”的煎场。宋初的
《太平寰宇记》对它着墨并不多，
只说隶属海陵监的南四场，其余
却未详。再后来虽在宋《会要》中
偶尔现身，乃断编残简，均鲜见市
廛建置的记载。

今人对古镇形象的直观了解，
最早可能是借助明代中叶问世的
《两淮盐法志》，以及同时代的地方
志。

一幅丰利场图显示，当时的镇
区河道纵横，密如蛛网，月河、滥
港、弯港、甜水港以及仇家河等众
多河流从四面将古镇围住。宋代
开凿的郑公滩与近旁水系融为一
体，又将泰山（当时对土山的雅称）
景区围在中间，南宋古刹东嶽庙、
真武庙并立山前，溪水潺流，梵音
缥缈，一座鱼骨桥沟通内外，堪称
人间胜境。而山之西南又有佛殿
池，一水从中引出，蜿蜒穿越镇区，
有永丰桥架于其上，最后在西郊汇
入盐运河。其余如安桥、东桥、欧
家桥、永宁桥等分架各处，四通八
达。 盐课司、大使宅、赈济仓、社
学以及其他寺观牌坊各有所在。
纵览全镇，恰是做足了水的文章，
倘若身临其境，大有可能将眼前的
盐乡当成江南水乡！

古丰街区在明代就有了丁字形
的轮廓，《海曲拾遗》卷一有这样的
记载：

“丰利有三门，东曰紫来，西曰
迎淮，北曰里仁，关在西北运河
口”。

此处的关乃指水关，为防禁私
盐，盐课司在甜水港上专设，《弘治
运司志》并记：水关前设有关桥。

至于三门，却语焉不详。从称
谓上看，前二者乃“紫气东来””西迎
淮水”的简义。而“里仁”则出自《论
语》，子曰：“里仁为美，择不处仁，焉
得知？”原为择邻而居之意，总之无
不体现古人附会风雅的做派。三门
具体建造的时间难以考证，综合有
关史料，可能与明代抗倭有一定的
联系。

明太祖洪武七年（1374），倭寇

海上，诏命靖海侯吴祯督沿海卫所
兵备之，又命信国公汤和筑海上备
倭城，籍民四丁抽一为戌兵。到明
代中后期，东南沿海倭患开始大肆
泛滥。

嘉靖十三年（1534），倭犯江北，
盘踞在栟茶、丰利、掘港诸场，并以
此为巢穴，四出剽掠，场人深受其
害。皋东有事，知县吴宗元寝食难
安，为长远计，始作六门用以防范，
并力剿流寇，四厢暂趋平息。转眼
又过去了一二十年，有汪直等奸民
勾结诸岛倭寇卷土重来，从此真、假
倭合流，贼势一发不可收拾，凤阳巡
抚郑晓（1499—1566）奏发帑金筑如
皋城以备战。

而丰利三门有可能是受如皋
筑城门的影响而为。历史上古镇
南郊一向为月河等所隔，加之其他
原因，丰利历来没有传统意义上的
南街，所以当时就对应了丁字街的
走向，筑了东、西、北三门，并因此
而风雅一时。到后来随着皋东抗
倭斗争的掀起，到是发挥了一定的
作用。

嘉靖三十三年春，倭寇 3000余
人自江南渡江，大举进犯江北。贼
众聚啸而入，洗劫诸盐场，围困州县
城，江海大地一时烽烟四起，满目疮
痍，从此陷入长时间的动乱之中。
时人陈尧在《通州被倭有感》中描述
当时的惨景：

“黄口鬻钱供国税，白头携杖点
乡兵。

春天耒耜悬空壁，月夜旌旗照
满营。”

倭贼窜犯，皋东各场首当其冲，
屡受摧残的民众不甘再受凌辱，乃
纷纷起来反抗。丰利场时任副使杨
虎，为人颇有胆识，且身怀武功，到
任后即奉命组建灶勇乡兵，藉以保
境安民。

当年三月二十二日，倭船一只
载 70 余人，在长沙川水洼上岸。
次日，又有百十人乘两船，从南坎
登陆，贼以南北夹击之势洗劫掘港
场，焚烧房屋数百间，杀死民、灶
30 余口。二十八日，贼自掘港场
向西，分掠丰利、马塘，所到之处如
入无人之境，杀死灶民张朋葵等男
女 37 口，焚毁民房近 500 家。嗣
后，贼众经由丛家坝向西一路焚
掠，并屯聚于丁堰镇，窥视如皋城，
当即全县上下震动，主簿严士奇急
调乡兵布防，贼乃四处流窜，伺机
肆虐。

九月十三日夜，有倭船一只从
海上潜入丰利东北的鲨鱼洼，其
中 20 余人登上西岸，随后掳走灶
户陈栩和吕四场的客人杨尊，以
为人质。天亮后，杨虎闻报，即率
灶勇前往追剿，贼船见状当即开

洋避走。
九月十八日傍晚，倭贼乘岸上

不备，又将船偷偷驶入弯港，妄图利
用夜色掩护洗劫场镇。杨虎得讯
后，连忙召集本场骁勇许昂、吴弘、
陈章、桑析、吴钦、耿相、丁钟等准备
迎敌。杨虎之子杨进、保正钱才等
也一同参战。见杨家父子一起上
阵，士气更加振奋！

弯港南接郑公滩，北入海，东
通盐港，因河道蜿蜒，故称弯港，其
港口离镇区也不过七八里。众人
行不多时，即远远望见倭众正在陆
续登岸，杨虎乘其不备，大吼一声
率众冲向敌群，奋力砍杀。暮色之
中，但见刀光剑影，鲜血飞溅……
鏖战约半个多时辰，灶勇们越战越
勇，而贼势却渐不可支，纷纷败退，
部分倭贼裹伤匆匆登船，随后狼狈
而逃。此时月光惨淡，腥风扑面而
来，杨虎乃下令停止追击，并分派
打扫战场。这一仗斩获倭贼首级 8
颗，杀伤者更众，缴获倭刀 4把，弓
箭若干。但灶勇许翱、桑本、王锦、
管春等不幸阵亡。

弯港之战在古丰抗倭史上较有
影响，打出了场人的英雄气概！鼓
舞了当时的民心。有关史料将交战
地点误记为凌河支港，可能与当年
王飞虎抗倭，战死凉月河一战混淆
了。

九月二十日，备倭指挥王表、千
户潘忠等率兵赶到唐家苴东的埃沙
横港剿贼，斩首 4 颗，余者四散而
逃。二十二日，又有余贼5人窜至鲨
鱼洼东岸，杨虎率陈悌等骁勇夤夜
赶去，于次日辰时开始交战，斩贼一
人，获倭弓一张，箭数支，其余慌忙
遁入海中。二十九日辰时，杨虎又
率陈相等人马不停蹄赶至甜水港
（丰利西北），在港东瞭见有贼，当即
用箭射杀并斩首。

《丰利镇志》十九章有“吴弘抗
倭”的记载，时间亦为嘉靖三十三
年，情节略有不同，且称主人公为
义官。其实吴弘乃丰利场的一名
灶勇，孔武有力，出生入死，是杨虎
手下的一员干将，屡立战功，后升
为弁目。在次年五月十一日的马
（塘）西聚歼战中，他率丰利场的一
班弟兄前往增援，在潮桥东边的无
名河边，直杀得倭贼尸横遍野，血
染河流。事后此河被人称为“吴弘
（泓）港”。

史载洪武十六年（1383），信国
公汤和受命筑石港场土城，城外有
濠，跨河为关，立四门。嘉靖三十六
年（1557），巡盐御使崔栋为御倭奏
发帑金，筑吕四城，一名鹤城，周近
一里，高一丈五，设四门并二水关，
明末清初坍入江。又嘉靖中余东场
也筑有二城。其一名凤城，清康熙

中尚存规模，后渐圮，高不过丈，乾
隆三十三年（1768），潮缺五里墩坝，
城尽毁，惟余砖甃四门，各有谯楼尚
留旧观（见《南通盐业志》盐区名胜
古迹）。

《海曲拾遗》把丰利三门也称为
城门。既曰城门，似应有城墙与城
楼，然而却没有任何史实根据可 佐
证。细加推敲，当年邻场为御倭而
作门筑城并非通例，像丰利这样的
地方，因民力所限，不排除主事者经
权衡，放弃此类方案，转而扬长避
短，利用近郊河流绕镇为“隍”，同样
发挥了一定的作用。既往战例也表
明，当时交战地点总离不开境内的

“港”“湾”，都与水有关。另一方面，
从场图上看，那时沿海不仅遍布潮
墩，还筑有烟墩，烟墩乃专为瞭望报
警所设，一旦来了倭船，即点火生
烟。丰利虽无城，然而所筑之门想
必也不含糊，乃采用传统的版筑法，
就地取材，以土夯筑，外表再甃以砖
石，上建敌楼，以供瞭望值守。这样
每遇寇情，便鸣锣示警，并及时闭
关，以防对方长驱直入。

皋东抗倭，古丰作门，五百年世
事沧桑，早就淡出了人们的记忆，可
《海曲拾遗》卷一里还有这样一条信
息：

“丰利陈氏宗祠在北门内，有竹
柏山房。”

陈氏乃古丰世家，当年汪之珩
辑《东皋诗存》，作为同里好友，陈绿
畇、陈清浦兄弟双双进入卷首的“参
阅姓氏”名录。竹柏山房为二陈的
私家花园，曾吸引不少文园诗友造
访 ，汪之珩就有《竹柏山房夜话》：
乘醉寻幽兴未阑，风光不比昨宵寒。
霜如柏竹清如水，月照庭轩大似盘。
苦茗顿浇尘埃净，新诗细论蜡烛残。
遥情本自能忘寐，何况君家有二难。

这里的“二难”，特指陈绿畇、
陈清浦兄弟俩才学具佳，高低难
分 。有关汪之珩与陈氏兄弟诗酒
唱酬的往事，徐继康先生在《文园
古丰》一书中有专门的介绍。这里
权且让我们先关注一下“北门”。
按《海曲拾遗》的说法，直到清乾隆
间，也就是丰利三门问世 200 多年
后，北门还在。这与前述有关邻场
相关古迹的境遇大体相符。陈氏
宗祠大约建于清初，据《丰利镇
志》，陈氏宗祠位于北街虹桥南，临
街朝西，有房屋十多间，日伪时拆
毁。由此反证，北门在虹桥以北，
今天的北街就是丰利的古街。但
虹桥以北的北街还有近半里长，北
门的准确位置到底在哪里呢？还
有东、西二门也同样存疑。正所谓

“朱雀门外”“乌衣巷内”，沧桑变
化，世事如棋，古代丰利三门的”庐
山真面目“，有待慢慢揭示！

明代丰利场镇周边水系示意图 《海曲拾遗 .祠堂》

“三座门”与丰利抗倭
□ 王继臻

搭 伙 记
□ 管 霖


